
拓
荒
人
的
足
迹

—
—
孙
家
庆
创
业
纪
实

黄
良
进
阮
仕
彦

从白 河山 城驱车南行 ，至
红、白 石河交汇 处 ，便见一个
美妙 的 所 在 ：一 条 600余 米 蜿
蜒回 环的厂 区公路盘绕在稻 田
四周 ，道路两旁整齐地排列着
伞状形 的 法 国梧桐 ，幢幢厂房
星星样洒落在布满野花的 漫 波
上。瞧着这些 ，谁 会想到15年
前这 里 曾是一片荒凉 的 沙洲 ，
更不会想到这竟 是孙家庆们 白
手起 家 创 建 起 来 的 白 河 化 工

绝处求 生
少年时便被迫辍学 的孙家

庆，二十 刚 冒 头 ，他终于开 始
了漫 漫 10余 年 的 “车 帮 生
涯”。到头来 ，一场意外的 火
灾几乎将他们的 马 车 队化为灰
烬，已 经是车队 内 当 家的孙家
庆心 如 刀 铰 ，他 狠 狠 心 说 ：

“ 现在只有卖马 了。”
卖马？老工人都哽咽着 不

肯答应 。孙家庆说：“我琢磨
好了 ，要想吃饭 ，就只有进 山

办厂 ，办炸药厂。”工人们不
相信 自 己 的耳朵，“一 个赶马
车的 ，真会异想天开 ，怕是想
脑袋搬家吧！”

他并非心 血来 潮 ，这是他
考虑很久 的事 。在 山 里跑了10
年，他耳 闻 目 睹了 山 里修 田 造
地，兴修公路 ，开 山 凿石 ，哪
一样离得了 民爆产品？他一面
向县上谈 了 设想 ，一面悄然到
湖北 一 家 化 工 厂 秘 密 “侦
察”。那可是投 资省 、见效快
的事 。这个构想很 快得到县领
导的 支持 ，还答应给他5000元
贷款 ，鼓励他去闯荡 ，并郑重
给国 家管理部 门打报告 。

1977年初夏 ，孙家庆领
着8名 职 工 踏 进 红 石 河 那 个
缺乏 浪漫 色调 的河湾套 。但
建厂 并 不 是 一 件 很 容 易 的
事，他首先遇到 第一大难题
就是 资 金问题 ，卖马和贷款
也只有7000元家 当 ，老孙就
靠这么可怜的一点资金开始
办厂 了 。洋设备买不起 ，就
自制 土机器 ，去找别厂 的 旧
设备 。没有技术 ，他背上干
粮，上 门 学艺 。他要让这块
不毛之地生 出 “绿洲 ”来 。

这块拥有近百亩 沃土 良
田的 河湾 刚被一场罕见的 洪
水洗劫一空 。到 处显现 出 丑
陋的 巨石 ，裸露 的 沙滩 ，让
人生 出 满 目 疮痍的痛楚 。他
让弟 兄们趁天 明在河滩上支
起油 毡棚 ，捡 几个石头垒起
了锅灶 。他领着工人两天两
夜就刨 出 一公里毛路 ，破马
车运进来锅碗 、木 杆 ，还有
关键 的 两台 旧 机械 ，歪歪斜
斜地竖起 了 白 河县化工厂 的
牌子 。

天大 的 困 难 ，也要立即
投入 研 制 。别 的 咱 弄 不 出
来，先从铵油 炸药开始吧 。
甭瞧孙家庆言辞不 多 ，可吐
出来 的 话别 人心服 。三伏毒
日，地面 上沙子烙得脚板发
痒，脊 背 上 的 黑汗珠子不断
线地摔到地上 。半个 月 的时
间，新样品还真在粗糙 的手
板里摆弄 出 来 了 。

他永远都忘不 了 那天 中
午，工 人们抱着 自 己 的样 品
不约 而 同 地聚集 到河滩上 ，
瞧着 地 县 派 来 的 技 术 操 作
员，就 象 等 待 着 上 帝 的 裁
决，敛 声 并 气 地 注 视着 前
方。骤然，“轰”的一声 巨
响，腾起一股热浪 ，研 制成
功啦 ！工人们情不 自 禁地在
河滩 上狂欢乱舞 。

激动的 泪 水从孙家庆眼
角淌 下 来 。工 人 们 这 才 看
清，自 己 的头儿 已 黑瘦成另
外一个人 了 。

晚上 ，孙家庆在工棚里
给工 人 们 碗 里 添 了 白 酒 ，
说，“我 盼 望 的 就 是 这 一
天。咱 要让外界知道这帮穷
兄弟 还 有 比 炸 药 更 猛 的 威
力。”昏 暗 的 油 灯 下 ，大家
分明 看到了 他一双闪动的眼
睛。那 声音颤抖 ，却掷地有
声。

一个 月 后 ，第一批炸药
在简 陋 的 条件 下符 合 国 家标

准地生产 出 来了 ，并很快投
入到 当 地矿 山 开发 。那隆隆
的炮 声震撼了 外面的 世界 ，
唤醒 了 那些 等待观望甚至嘲
笑讥讽过孙家庆 的人 。

曲折的 历程
国家 把 生 产 计 划 下 来

了。孙 家 庆 让 大 家 把 劲 鼓
足。虽然这年产值才二十 几
万元 ，可 已 经很了 不起啦 。
县领 导 拍 着 孙 家 庆 的 肩 膀
说：“老 孙 ，你 瞅 准 了 机
遇，为 咱 县 贡献不小 ，放开
干吧 ，以 后 的 前 景 会 更 广
阔。”孙家庆 当 时可没想那
么远 ，他 只 为 工 人 找 条 出
路，觉得 自 己 是 一 名 领 头
人，应 该这么做 。

不料好景不长，1984年
春，在企业调整 中 ，上面通
知让把 白 河化工厂关闭 了 。

工人们愣了 。孙家庆 更
是接 受不 了 眼 前的现实 。难
道几 年 来含 辛茹苦支撑起来
的厂子 就这样完 了 ？一 切生
产程 序标准全是按 国 家 要求
进行 ，生 产 计 划 是 国 家 排
的，企 业错在哪里 ？他顾不
得许 多 ，背 上 干 粮 往 省 里
跑，找 国 防工办找省 计委 ，
还斗胆见到 了 省长 。可谁知
就在他打起笑脸恳求领导的
恩准时刻 ，他最心爱 的长女
不幸 遇 车祸 身 亡 ，他闻之 泪
如泉 涌 ，却默默地把老家拍
来的加 急 电报装进 口 袋 ，泪
水咽 进肚 里 ，默默地承受着
失去 亲 人 的痛楚 ，硬是 等 着
拿到计 划和 国 家正式颁 发 的
生产凭证 。匆忙地赶回 来 ，
却一头又扎进技改之 中 ，按
规划 ，跑材料 ，自 筹 资金60
万元用 于技改 。省上派人验
收，全部 符 合生产标准 。他
欣喜之余 ，又 重新调整了 生
产方案 ，企业 内 部实行严格
的管理 ，使企业又一次走 出
低谷 ，闯过难关 。

惊人 的跨越
1988年 春 ，白 河大大小

小企业 都着手搞承包 。职工
们众 口 一辞 ，推举孙家庆领
头承包化工厂 。他知道 ，承
包并不 等 于独裁 ，必须要拿
出改革家 的胆识 ，创业 者的
智慧 ，激 发全厂 干部职工 。
他大 胆 推 行 一 系 列 改 革 举
措，首先在全厂 建 立起流畅
的运行机制 ，让生产 、经销
形成一条龙 ，其次在全厂人
员中 实行定 岗 定责 ，论功行

赏，再次制定安全和质量检验
制度 。一轮承包完结 ，实现销
售收 入310万 元 ，为 承 包 前10
年总和的 3倍 。

这年 冬 ，一场大雪，气温
骤然下降 。孙家庆偶然 获得国
家计委 、物资部 、兵器 工业部
在湖北宜 昌 召开会议 ，他顾不
得身体 多 病 ，星夜驱车南下 ，
向国家领导面述 山 区开发急需
火工材料之 由 ，软磨硬泡拿 回
500吨 追 补计 划 。因 为 爆 炸 产
品国 家管理得十分严格 ，其生
产销售不是随心所欲的 。由 于
连日 奔波 ，风餐露 宿 ，他实在
是支 持 不 住 而 住 进 医 院 ，他
怎么 能 躺 得 下 呢？吊 针 刚拔
下，就 一 头 扎 进 厂 里 ，昼 夜
督战 。年 终 一 框 算 ，年 产 值
230万 元 ，税 利 上 到40万 元 。
去年 ，他 的 统 计 报 表 显 示 ，
产值350万 元 ，利税 达 到80万
元。全 员 劳 动 生 产 率 年 均3.3
万元 ，创 下 了 山 区 中 小 企 业
之奇迹 。

就在 去 年 三 伏 天 的 一 个
晚上 ，当 他 在 新 闻 里 得 知 国
家正 全 面 着 手 上 西 康 铁 路 、
三峡 工 程 等 大 型 项 目 时 ，屁
股坐 不 住 了 ，化 工 厂 新 机 遇
又来 了 。他 将 茶 杯
一放 ，两 腿 一 颠 就
跑到 县 经 委 主 任 家
里，两 人 扒 在 床 上
连夜 赶 写 扩 建 技 改
报告 。这 样 ，一 个
更大 规 模 利 税 过 百
万元 的 技 改 工 程 在
去年 冬 正 式 在 白 河
化工 厂 破 土 动 工
了。他 要 让 产 品 尽
早打 入 国 家 重 点 工
程。在 陕 南 这 方 贫
瘠的 热 土 上 一 领 风
骚。

是啊 ，风 雨 人
生路 。透 过 孙 家 庆
的风 雨 征 途 ，人 们
会看 到 那 条 开 拓 荒
野的 人 生 足迹 。

大开 眼 界
若白

今年 一 月 二 十 日 上 海 《文 汇 报 》登 了 一 篇 资 中 筠 先 生 的
长文 《总 统 早 祷》，读 后 深 感 大 开 眼 界 ，获 益 不 浅 。

为使 更 多 的 同 胞 了 解 文 章 的 内 容 ，我 不 妨 多 引 述 几 段 。
作者 记 述 了 他 亲 身 参 加 的 一 次1992年 美 国 《总 统 早 餐 祈 祷
会》的 详 细 情 景 。文 章说 ，这 种 总 统 早 餐 祈 祷 会每年举 行 一
次，主 持 者 是 参 众 两 院 的 议 员 ，总 统 和 副 总 统 都 作 为 贵 宾 参
加，1992年 的 这 项 仪 式 ，还 邀 请 了 全 世 界 140多 个 国 家 的
3000多 名 来 宾 。活 动 的 内 容 是 读 经 、演 讲 （布 道）、唱 歌

（ 朗 诵 诗 ）穿 插 进 行 。仪 式 上 正 副 总 统 都 要 讲 话 ，主 人 与 客
人还 要 一 起 唱 统 一 印 发 的 歌 曲 。作 者 说 给 他 “印 象 最深 刻 ”
的是 ，整 个 活 动 “就 是 宗 教 与 现 实 的 紧 密 结 合”，“主 题很
明确 ，一 是 苏 联解 体 ，东 欧 剧 变 ；二 是 海 湾 战 争。”

请看 几 个 细 节 吧 ！仪 式 一 开
始，一 位女 士 带 领 诵 早 餐 前 的 祈
祷词 ，祷 词 的 大 意 是 ：感 谢 主 的

恩典，终 于 让 俄 国 和 东 欧人 民 从
“ 极权 主 义 ”专 制 下 获得 自 由 ，

大家 为 他 们 祈 祷 ，愿 上 帝 保佑他
们进 一 步 繁 荣 昌 盛 等 等 。再 就 是 与 海 湾 战 争 相 关 的 一 节 ，作
为出 席 仪 式 的 贵 宾 ——参 谋 长联 席 会议 主 席 鲍 威 尔 将 军 偕 夫
人出 场 的 情 景 。这位军 装 笔 挺 ，胸 前 挂 满 勋 章 绶 带 的 将 军 被
介绍 给 来 宾 时 ，立 即 引 起 了 一 阵 对 “英 雄 ”的 狂 热 欢 呼 和 经
久不 息 的 掌 声 。对 这位将 军 的 介 绍 是：“他 乘 承 上 帝 旨 意 惩
罚了 恶 人 ，给 地 上 带 来 了 和 平。”而 且 这 项 宗 教仪 式 自 始 至
终的 唱 诗 班 ，竟 是 西 点 军 校 的 合 唱 团 。

再看 两 位 总 统 的 演 讲：“上 帝 恩 泽 广 施 于 众 ，不 分 总 统
平民 ，去 年 一 年 蒙 上 帝 保佑 ，美 国 取 得 了 辉 煌 胜 利 ，美 国 民
主愈 见 其 光 彩 ，依 靠 主 的 力 量 ，你 们 、我 们 共 同 努 力 ，定 能

进一 步 克 服 困 难 取得 胜 利……。”别 急 ，更 精
采的 还 在 后 边 。整 个活 动进行 一个半 小 时 ，最
后是 由 美 国 的 所谓 “牧 师 之王 ”的 祷词 ，即 布道
吧！“上 帝 保佑 美 国 的 民 主 自 由 ，并 要 让世界
更多 的 人 享 受 到 这 种民 主 自 由。”而 且 这“布
道”是 在 军 乐 团 低吟 的 “啊 ！美 丽 的 亚 美 利 加 ”
旋律 伴 奏 下 进 行 。临 到 结 束 时 ，歌 声 旋律 渐
强，最 后 放 出 歌词 并 让 来 宾 也 站 起 来 一 齐 高 唱
被称 为 美 国第 二 国 歌的 《美 丽 的 亚美利 加 》。

好了 ，不 用 再 引 述 了 ，据说这 种祈 祷 活 动 有3天 的 节 目 。不
过从这 些 表 演 中 我们 已 经 懂 得 了 美 国 的 宗 教教义 是什么 了 ，也
看见 了 美 国 的 民 主 自 由 是 在 干什 么 ，想往什 么 。

然而 ，美 国 的 前 总 统里根先 生
在1986年 却 说 ：“这 种 总 统 早 餐祈
祷会 ，纯属 私人性质 ，不公开发 表 ，
也决 不 用 来做政 治 宣 传。”这 不 是
公开说谎 、骗人吗 ？

美国 人怎 么 说 ，怎 么 做 ，我 们
不去 理 他 。这件事倒 可 以 使我们 许 多 人 头 脑 清 醒 一 下 ，以 为 资
本主 义 是 只 讲经 济 ，只 讲赚钱 ，不 讲政 治 和 爱 国 ，就未 免 太 幼 稚
天真 了 。要知道 ，里根 、布什们每 日 每 时 都 在希 望 你进入他们 的
“ 自 由 世界 ”哩 ！现 在 我们 很 多 同 胞 以 不 谈政 治 为 时 髦 ，什 么 共
产主 义 理 想 、爱 国 主义 思 想 ，统 统被 斥 之 为 “阵 腐 落 后 ”，真使人
不知 该怎 么 说。“外 国 月 亮 比 中 国 圆 ”论 ，现在似不 见 闻 ，但 总 觉
得人 家 的 白 菜 帮 子 比 自 家 的 肉 香者还是有 的 。还是 一位美 国 人
自己 看 得透 ，他说 ：“这是一 种 表演 ，其性质 与 中 国 古 代 的 皇 帝 祭
天差 不 多 ！”

真是 点 穴之语 ，妙极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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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字 小 说 三 题

卢鸿 才
折楫

书生乘船遇风浪 ，艄公甚
急，以手摸衣裤 ，似寻宝物 。
问之 ，方知彼 大烟瘾发 ，烟 已
罄。书 生急 中 生智 ，于鞋履 中
摸脚 泥成丸 ，递于艄 公 ，艄公
吞之 ，遂 勇 ，迅急奔岸 。

至岸 ，躬 身 作 别 。艄 公
曰：“若 非 先生救命之物 ，尔
等已 葬 身 海底 ，成鱼虾腹 中物
矣！”书 生 笑 。嗫嚅不语 ，艄
公问之再三 ，遂将实情告之 。
艄公愧之 ，折楫誓 日：“吾若
再食 此物 ，如 此楫！”再谢而
去。

掷杯
文士吴名 ，读书无成 ，研

佛有 得 。心 忧 闹 市 ，眼 喜 自
然。思久 ，飘然 南下 ，削 发 为
僧。亲 朋 莫不惊诧 ，寻无迹 。

倏忽半载 ，吴始归 ，发渐
蓄。邀 一 至 友 步 一 咖 啡 屋 小
坐，俯耳 曰：“吾一去 ，故国
对吾 看 法 何 如？”友 拂 然
作色 。曰：“吾 当 汝 四 大 皆
空，六 根 清 净 ，而 况 是 非 成
败，褒贬臧否 ，乃俗人事 也 ，
汝终 不 忘 ，实 乃 沽 名 钓 誉 之
徒！”掷杯于地不复 归 也 ！

摔罐
某公 ，少有文名 ，及长 ，

才淹江 郎 。一 日 ，步园玩秋 ，
见竹枝梅树下聚簇 ，或立 、或
卧、或蹲 。遂 走迂 前 ，躬 身下

望。只 闻 虫 声 细 细 ，人 语 急 ：
——斗 蛐 蛐 也 。须 臾 ，声 歇 人
散。惟 有儒雅少年正细点一 沓
人民 币 ，面露得意之色 。便 日 ：
“ 吾 有 神 农 ，可 否 一博？”少 年
默然 ，递公一纸 ，昂 然离去 。公
展读之 ，见是八字 ，曰 ：“若 为君
子，先 做 小 人。”公 细 忖 再 三 ，
不解 。

后三 日 ，公 索 寻 其 家 。见
门楣 上 有 一 对 子 ，道 是 ：“罐 里
金钱 易 ，心 中 翰墨难。”问 其邻
人，曰 ：“人已去国外留学了！”公
愧之 ，慨然叹曰 ：“君以罐中物立
志，吾以罐中物欲养老 ，吾不及孺
子甚矣。”遂摔罐而去 。

不化 妆 的 女 孩
张家 馨

那年冰雪覆盖的 隆冬 。
大雪初霁 ，气温下降十几度 ，

西北风凛烈刺骨 ，马路路面冻结
着厚厚一层交错嶙峋的冰辙 。那
天下午临下班 ，荣踏着那辆从学
校租赁的旧 自 行车 ，由 南郊 十几
里远蹬来时 ，街上已华灯初放 。
透过玉树琼枝的婆娑 ，暮色下的
街景 、流光溢彩 ，绚丽多姿 。

噢！第二天圣诞节 。荣 告
诉我 ，她们系 同学们组织联欢晚
会，还有她的节 目 。我心想路上
冰滑很不好走 ，不知 自 行车她怎
样骑来 。望着眼 前的 荣娇喘 微
微，鼻尖上沁着细汗 、面放桃花 ；
脚下碎雪簇拥 ，握紧她一双冻得
通红却温润的小手 ，我心底一热 ，

一时不知说啥才好 。
荣正在读中文系“大二”。
我曾问过她 ：“学中文如今不

吃香 ，毕业后 ，步入社会 ，亦难得
‘ 潇洒走一回’。大学生不也热衷
下海玩股票办公司 ，象你这么漂亮
的女孩子 ，搞公关或模特什么的 、
无论气质还是文化层次 ，定会压倒
群芳 ，何以仍抱书本不放呢？”

她只莞尔一笑 。荣是一位没
有施粉黛的女孩子 ，天生丽质 ，自
然娥眉 ，眉宇间透着 一股掩抑不
住的灵气 。

荣给我谈过她喜欢的几位作
家，如 紫 式 部 、普 鲁 斯特 的 “追

忆”。她称写《野火集》、《美丽
的权利 》的龙应台是一位奇女
子；荣说她欣赏“查拉斯图拉 ”
犀利闪光的思想 ，但同时憎恶
他对女性的介蒂和偏见 ；谈到
《 忏悔录》，她特别推崇卢梭的
坦诚真挚和回归 自然 。

一次 ，在我床头见到 《百
年孤独》，荣爱不释手 ，说早想
买就是一直没找到 。她的阅读
理解往往不 由 人不刮 目 ，荣曾
经问我 ：“加西亚 ·马尔克斯笔
下所描述的

马贡多 ，到底是一个地方
还是一种心态？”
临走时她借阅 ，说想再仔

细翻翻 ，我给限时最长不超过
一个礼拜必须归还 ，谁知还书
后又连续借过两次 ，荣给她同
学也推荐这本书 。我看出她对
加夫列尔 ·马尔克斯的青睐和
痴迷 ；荣的钟灵毓秀更给我留
下极深地印象 ，后来 ，连同一本
《 番石榴飘香 》一起赠她 。

临毕业那年6月 ，我回了一
趟老家 ，料理完先父周年祭祀
返单位后 ，知荣来过两次 ，去她
们学校 、已人去楼空 ，荣分配去

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
一晃好 多 年过去 了 。物

是人非 、红尘已改 ，一丝歉疚却
仍时常缠绕着我的心 ，如烟往
事若在眼前——

那次 ，她给我讲小虎队演
唱的那首《爱 》的故事 ，本来我
很少听国语流行歌 ，也为词曲
的优美意境 、心声的诚挚流露
倾诉深 深 地打动 。荣 口 里哼
唱，她的神情眉眼 、分明如刚刚
发生在昨天 ，只因 为那时我没
有很好的珍惜 。

那段 日 子我们常见面 。
荣以女孩子的纯挚和坦率 ，使
我看到了 自 己的封闭和寡陋浅
薄。她曾与我说 ：“你以为女孩
只喜欢琼瑶一类言情小说 ，我
不看那些。”“你邋遢自 以为是
狷傲 ，内心孤独 ，经历一点坎坷
罹难如此抑郁伤感 、凄楚苍凉 ，
所以你写的东西往往人看后心
里总觉不舒服。”我很欣赏她
这种爽直和不藏城府 。

曾没想到妙龄花季的女大
学生也钟情地方戏 。荣 说她
“ 可喜欢秦腔！”间或哼一段 ，
有板有眼 。当我逗她唱时 ，却

每每眉笑嫣然 、红霞飞上面颊 。
荣妩媚娴雅聪慧 ，东方女性传统的
一种阴柔美与现代都市女孩的妙
曼在她身上气韵天成 。荣本身就是
一首清丽芳绯 、甜美动人的抒情诗 ，写
在我 心 中 ，一颦一笑时时浮现眼
前。然而 ，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

往往回忆才使人懂得 ，曾经
拥有的那份真纯 ，失去了的时候 ，
才知道它的珍贵 。

荣曾送我她 自 己手做的小工
艺品 ，一只彩缎缝制的小狗 ，憨态
可掬 ，这些年我一直珍藏着 。

她属狗 。

给你 写 信 　（外 一 首 ）
三笑

扯一 片 洁 白 的 云

叠成 方 方 正 正 的 信 笺
一缕 绵 绵 情 思

蘸着 相 思 泪
给你 写 信

认真 地 在每 一 个 字 里 行 间
都雕 刻 进 满 腹 牵 挂

镶嵌 着 一 腔 爱 意
望一 只 白 鸽 乘 风 飞 去
不知何时 能 在 你枝头栖息 ？

白天 望 日 起 日 落
夜晚 看 月 明 星 稀

期待 着 那远航 的 帆
带回 沉 甸 甸 梦 幻 希 冀

新鲜 的 朝 霞
给窗 前撒 一 片 芬 芳 的 梦 想
浑圆 的 落 日

坠下 一 个沉 重 的 叹 息
有风 ，卷一片 枯叶 徘 徊脚 底

给你 写 信 的 时 候

总想把期 盼 和寂 寞

悠远 地飘 向 你 的 额 际

离我 瞳孔 最近 的
是书 桌 上 彻夜 不 熄 的 灯光

照亮 我 惆 怅 的 思 绪
也照 亮 远 方 的 你

文字 已 拉 了 很 长很 长
思绪 纷乱 得 还未 动 笔

冬夜读信
今天 冬 夜很冷很冷

飘舞 的 雪 花 夹 着 凌 厉 北 风
没有 暖 气也未 生 火 炉
僵硬 的 手 指捧 着 来 信
却觉 得 浑 身 暖意 融 融

只因 为 那 首 小 诗
点燃 了 一 朵 熄 不 灭 的 火 苗
你把一颗滚烫的心装进信封
何必 抄 来 那 么 多 爱 的 警 句
要只要那三个字的一份真情

今夜 有 雪 花也 有 北 风
信里有温馨也有雪 白 的纯 情
此刻 已 是 午 夜 还 不 愿 熄 灯
我想 抱 着 你 的 信 入 睡
让滚烫的心融化冻僵的 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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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 （版画 ） 王亨

桃李 春
长车

校园 ，我 看 见 成 长 的 希
望。——札记

是心 头 悠 悠 的 思 念
是太 阳 殷 殷 的 期 盼 。

风儿 吹 了 ，雨 儿 下 了 ，

芽儿爆 了 ——
仿佛 在 一 夜 之 间 ！

劲儿 好足 哟 ！

竟捧 出 那 么 多
火的 热 烈 ，

蜂的 苦 恋 ！

兴儿 好浓哟 ！

竟笑 出 那 么 多
霞的 绚 丽 ，

春的 诗 篇 ！

还记 得 么 ，

冬的 严 厉 ，

心的 祈 愿 ？

听见 了 么 ，

蝶的 问 候 ，

蜂的 礼 赞？……

对这 些

好象 并 不 在 意 ，
却迎 着
暖融 融 的 日 ，

软酥酥 的 风 ，

发表进 军 的 宣 言……

风雨情 （国画 ） 马保林

矿灯 ·星星
李建荣

一个 月 光 明 亮 的 夜 晚
矿工　采撷 到 一 颗 又 一 颗 星 星
将她 那 明 媚 的

光亮 收 集 起 来
带进 大 山 腹底 的 千 米 井 下
从此 这个神秘 的 世界
三百 六 十 五个 日 夜 里

都有 星 星 在 闪 闪 发 亮

星星 在 井 下 唱 着 一 支歌
一支　赞 美 矿 山 的 歌

赞美 乌 金 的 歌
赞美 火神 的 歌
赞美 大 自 然 的 歌

这支歌 唱 出 了 情 唱 出 了 爱
唱出 了 矿 山 腾 飞 的 宏 愿

这星 星 丰 满 的 光 束 里
照射 出 矿 工 庄 重 的 身 姿

矿工 携 星 下 井
星伴矿工 入 井

漫长 的 岁 月 里 一 同 开 采光 热
竟然 开 采 出 一 个暖 洋 洋 的 太 阳
和一 座 座 高 大 的 煤 山

书史揭善恶 援笔演情性
——《秦史人物论 》评介

李淑 萍

这是一部由现代秦人论述古代秦人的力
作。张文立先生主编 ，参与写作的有从事历史
与文物考古研究的专家十余位 。全书共评述
秦史人物40余人 ，凡30多万字 ，陕西人民教育
出版社出版 。

秦国及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
位。秦王朝虽然在古代中 国的大地上昙花一
现，但它对中 国历史的巨大影响 ，“垂二千年弗
能改矣”（王夫之《读通鉴论》）。从秦襄公立国
开始 ，直至秦始皇帝统一华夏到秦亡 ，上下500
多年 ，有史可稽的各类人物不下200余人 。由于
他们的性格 、出身 、文化 、教养 、生活经历 、血缘
关系的不同 ，因此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也
各异 。如果将他们作简单 、八 股式的 评述 ，势必
会落入俗套 ，《秦史人物论 》则突破前人的窠臼 ，
从新的视角 ，对古老的人物进行新的论述 ，给人
以旧貌换新颜的感觉 。以此为
出发点 ，书中对秦史人物作了
全景式的拍摄和系统的考察 ，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一、视野开阔 ，反映了 秦
时社会多层面的历史人物 ，从
而可窥秦史全貌 。本书编著者在选择秦史人
物时 ，注意从全方位 、多层面中选出代表人物 ，
进行评论 。从而从这些人物的联系 中 ，看到历
史的进程 ，及其前进中各种曲折复杂的现象 。
书中着重选择了在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科
技领域中的人物 ，为其树碑立传 ，钩沉史籍 ，用
力唯勤 。以往研究历史人物的对象重点在政
界、文学界 ，而对各个阶层 、各个领域有突出贡
献的 良 臣 、技巧之士 ，或祸国殃民的奸诈小人
论及极少 ，形成头重脚轻的局面 。对秦人发展
金字塔中各个层面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
研究 ，无疑会丰富秦国历史及秦文化的内涵 。
书中评述了秦襄公 、秦孝公 、秦始皇帝以及对
秦国发展起了作用的 、立有汗马功劳的文臣 、
武将的功绩 ，如商鞅 、吕不韦 、白起 、李斯 、张仪
等。为示善诫恶 ，故对秦史中“开纪乱常 ，存兴
亡所系 ”的几个人物 ，如缪毒 、赵高 、秦二世胡
亥等 人 ，昭示于篇章 ，“善善恶恶 ，贤贤贱不

肖”，使后世之同类者诫 。同时 ，改古代史家
厚伦理 、儒学 ，而薄技巧 、科学的史观 ，对史
者淹没的这类人物 ，如李冰 、郑国 、扁鹊 、伯
乐、九方皋等人立传 ，以彰其功 ，并评价了他
们在古代科技史上的贡献 ，也显示了秦代的
科学技术水平 。使读者从中看到秦国发展
的轨迹及强秦社会五彩斑斓的景象 。写出
了佳木之上 ，必有凤凰 ；强国之中 ，必有名士
的社会实际 。

二、独辟蹊径 ，运用 “心态 史学 ”的方
法，从人物性格及心理 中 去寻求历史上的
“ 这一个”。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 ，在很大
程度上是取决于偶然性 ，“其中也包括一开
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的性格这样
一种 ‘偶然性’”。许多历史事件都说明了人
物的性格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因此 ，在研

究历史人物中 ，对人物的性格及心理的分
析，就显得相 当 重要 。本书在编写中 ，主编
张文立先生有意识地让写作者注意运用马
克思关于人的性格及心理的精辟论述 ，从历
史人物的性格及心理特征入手 ，系统地分析
人物的性格的形式 、发展对历 史产生的影
响。这一点 ，过去的史家往往忽略了 。近年
来，随着心态史学的产生和发展 ，史家在评
论历史人物中也注意到人物的性格 、心理因
素对历史的作用 。本书较全面 、较系统地对
秦史人物的性格在历史上的作用 ，以及在事
变中的心理状态 ，有了较充分的揭示 。可以
说这是史学研究领域中一种全新的研究方
法，拓宽了人们研究历史人物的思路 。书中
对秦始皇帝 、赵高 、李斯 、扶苏等人的性格与
心态的剖析 ，阐述了他们各自 对历史进程的
不同影响 、作用及归宿 。这样 ，展现在人们
面前的秦史人物便是有血有肉的 、性格各异

的活生生的人 。从而对他们的心理状态及性格
的揭示 ，就象本书编著者所说的 ，“从而正得失 ，
别贤愚 ，辨善恶 ，继往世 ，思来者”，使每个时代
的人都可以从人物的性格及心态中找到答案 ，
汲取养分 ，规范 自 己的行为 ，净化自 己的心灵 ，
树立起光明正大 ，嫉恶如仇的高风亮节 。

三、利用大量的考古资料 ，弥补文献之不
足，相互印证 、补充和发挥 ，形成一个相对完
整、严密的著书结构和学术体系 。自从王国维
先生创立史学研究的两重证法以来 ，史学界的
同仁 ，逐步重视了 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的结
合。秦人活动的历史重点在三秦 ，而本书作者
大抵为三秦学者 ，在 占有考古资料上处于优
势。他们在论述秦史人物中 ，尽可能地 、广泛
收集各种考古资料以及地方志资料 ，网罗 宏
富。大到整个挖掘现场的考古资料 ，小到一件

文物的资料 ，广征博引 。例如 ，
写到秦景公时 ，大量引 用 了近
年陕西凤翔发掘的秦公一号大
墓的资料 ；写秦始皇帝则征引
了秦始皇帝陵 、秦兵马俑和秦
陵铜车马的考古新发现 ；写扶

苏则运用 了绥德扶苏墓及《关中胜迹图志 》的
有关资料 ；写胡亥则引用了 曲江池二世墓的材
料；写扁鹊则利用了 山 东出土的汉画像砖上的
考古材料等等 。总的来看 ，此书对考古资料的
识别和运用 ，基本上是严肃和准确的 。这一方
面显示了作者具有较深的学术功底 ，另一方
面，也为此书的科学性奠定了坚实的实物基
础，使人物更具有立体效应 。

《 秦史人物论 》是论述秦史人物的专著 。
尽管其中还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但它的出
版，正如著名秦汉史专家林剑鸣先生所说 ，“不
难预料 ，这必将成为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的著作”。国君中有宣太后而无昭王 ；有商鞅
而无献公 ，似乎缺了一方 ；在文臣武将中未选
章邯 ，在宗教 、艺术方面的人物 ，如羡门高 、烈
裔未能入选 。个别人物的传比较简略等 。如
果本书再版 ，或者出一个续本 ，则可使该书珠
联壁合 ，相得益彰 ，更臻完善 。


